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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属天启宗教，有共同的“先知传统”，有共同的历史责任。历史上阿拉伯世

界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和平相处、彼此尊重、相互依存的

一面。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建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和谐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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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吗？拜占庭与阿拉伯争夺领地的战争，十字军东侵，奥

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统治，超级大国在中东的霸权，伊拉克战争，

加之由西方控制的媒体的大肆渲染，不断强化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对抗乃至仇恨。这一切让

人们淡忘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曾经和谐共处的历史，也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个有着共同“先

知传统”、共同历史责任的天启宗教，难以携手一道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历史上阿拉

伯世界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和平相处、彼此尊重、

相互协作、互相依存的一面。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乃至近代中国

穆斯林精英处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关系的具体实践，均可为当代建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和谐

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一、《古兰经》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的论述 
 

伊斯兰教所蕴涵的宽容理念和普世精神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古兰经》经

文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关系的教导，经过创造性的诠释，可为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互相尊重、彼

此亲善提供经典依据。伊斯兰教认为，安拉的启示不仅降与穆斯林，而且降与全人类。安拉曾向

诸多民族派遣过使者，故各民族的使者、先知、圣人都应得到尊重。“除依最优的方式外，你们不

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示我们的经典和降示你

们的经典，我们的主和你们的主是同一个主，我们是归顺他的。”①《古兰经》多次提到麦尔彦（玛

丽亚）、尔撒（耶稣）和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有积极的评价，称其为最亲近信道者的人，“你必

定发现，对于信道者最亲近的是自称基督教徒的人；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牧师和僧侣，还因为他

                                                        
①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出自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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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自大。”(5：82)经文对麦尔彦和尔撒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赏，将麦尔彦描绘为受人尊重的形象，

“是顺命的、有操守的”(66：12),是高于各族妇女的（3：42），《古兰经》第十九章以麦尔彦为

章名。《古兰经》称基督教的耶稣（即尔撒）是与易卜拉欣一脉相承的使者，是历史上做出过重要

贡献的先知，尔撒的出生“是一项神迹”，他具有超凡的能力，如“在摇篮中和人说话”、“治愈族

人中的瞎子”、“治愈麻风病人”和“使族中死者复活”(3：46，49；5：110)。尔撒奉命弘扬宗教，

被赐予经典（福音书）和智慧，尔撒的生、死与复活都受到安拉的赐福，得享两世的尊荣。 
《古兰经》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等教义亦有批评、驳斥：“昧主的人说，安拉就是玛利亚之

子耶稣”，“昧主的人说安拉就是三位一体”，《古兰经》反复强调尔撒只是安拉的使者，“不是主”，

“不是安拉的儿子”，是人不是神，强调把安拉的仆人当作主是大罪，尔撒未死在十字架上(3：42； 

3：46，49； 5：110；3：45)
 
。对于基督教徒，经文在肯定其信守经典、温和中正、最接近与喜

爱伊斯兰的同时（5：46-47，66，82-84），批评唯有基督教徒才能获救的思想。 

根据《古兰经》的精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崇奉唯一主的共同信仰基础，拥有共同的“先

知传统”，有共同的经典。“有经的人啊！要你们归纳到彼此间一句共同的话，那就是我们只拜真

主，不举一事给他做匹偶，我们彼此不舍去真主另举一主”（3：64）。作为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

会伟大法典（great code）的《古兰经》，其历史影响非同寻常。创造性地诠释《古兰经》经文，

引导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和谐共处，这是当代宗教界人士和学者共同的使命。 
 

二、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的历史考察 
 

公元 313 年拜占庭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后，利用传播基督教的名义扩张其势力，以对峙劲敌

萨珊王朝。基督教传教士深入阿拉伯半岛建立教堂，到阿拉伯各市场传布福音，少数阿拉伯人接

受基督教，有的还建立修道院，出家修行。传入阿拉伯半岛的基督教多为聂斯托利派及雅各派，

聂斯托利派盛行于希拉地区，雅各派盛行于叙利亚，纳季兰是基督教在阿拉伯最重要的传播区域。 

穆罕默德先知传播伊斯兰教之前，麦加、等地那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先知的弟子台米

姆·达里，原是基督教徒，信奉伊斯兰教后，能叙述很多关于魔鬼、死神、天堂、火狱等故事和

传说。
［1］
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为“有经人”，承认其经典是神圣的、

天启的。622 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共同组成的麦地那公社是个多信仰、多民族的共同体，《麦地那

宪章》确立了建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共同体的原则。四大哈里发时期，穆斯林领地扩大，穆斯林

所征服的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叙利亚等地，受基督教影响较深。被占领区的有经人——包括

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教徒以及琐罗亚斯德和印度教徒——成为顺民（Dhimmi），成年男性需

要缴纳人丁税。顺民可自主管理社区内部事务，自由实践宗教，其生命、荣誉、财富、信仰和神

龛均受保护。 
倭马亚王朝沿袭前朝政策，允许“顺民”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首都大马士革不少学者信奉

基督教，帝国官僚机构任用基督教徒担任官职，王公贵族延聘基督教徒担任家庭教师以培养穆斯

林子弟。不少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一起，翻译并详细阐述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科学、哲学、

医学和宗教典籍，其中包括《圣经》。在叙利亚等地，穆斯林与基督教徒混居，清真寺与基督教堂

毗连，穆斯林与基督教学者互相争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互影响，促进了伊斯兰教义学和哲学

的发展。伊本·朱莱吉等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后从事学术研究，用基督教历史、传说、思想注

释《古兰经》，曾经影响了穆斯林经注学家伊本·泰伯里。  

阿拔斯王朝时期，曾有歧视、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情况发生，如哈里发哈基姆规定基

督徒不得骑马、不能雇佣穆斯林等。尽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神学根据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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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有时却被冲突所笼罩，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王国的军队和传教士为了

争夺权力和灵魂而互相争斗。
[2]
一系列政治、军事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对峙，也改变了早期形成的

友好关系。7 世纪拜占庭帝国与穆斯林军队的交锋，11～13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对穆斯林和基督

徒的关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宽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13 世纪之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在宗教层面的关系多从属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近现代，阿拉伯世

界遭到西方殖民统治，基督教传教士借助政治、军事力量在阿拉伯世界不遗余力地传播福音更招

致穆斯林的普遍反感，20 世纪三十年代，埃及、突尼斯等国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人们纷纷

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开展反耶运动，以抗议传教士诱使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行为。 
综观数百年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历史，哈里发对基督教的政策是宽容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

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善的。艾哈迈德·爱敏认为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对持有其他宗教信仰

的人，特别是具有天启经典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可能是最为宽容的国家。穆斯林可以迎娶有天

启经典的妇女为妻，穆斯林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早已有了血缘上的融合。随着商业、军事和学

术交往的增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穆斯林能公正对待犹太教徒和基督

教徒，其中有些人还受到重用。当时逊尼派教法规定：凡没有血缘继承人的各教派的教徒，死后

可将遗产交给该派教友继承。对基督教徒因没有继承人而应上缴的遗产，会交给死者的教友。伊

斯兰教历 4 世纪初，仅巴格达一地就有大约 5 万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担任医生和书记官，有的还

在军队总部任职，基督教修道院遍布帝国各地。景教徒在犹太教徒的帮助下，在容迪沙普尔建立

了一座医学院，在哈里发的支持下研究医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以及逻辑学和神学。不少基督

教学者投身于翻译活动，如哈里发拉希德时代，叙利亚基督教徒约翰·本·玛斯维在智慧宫翻译

希腊书籍。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一道就读于科尔多瓦大学（建于 968 年）和开罗大学（建

于 972 年），并对西欧大学的发展（如建于 1150 年的巴黎大学、建于 1119 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战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界开始合作，建立合作组织，开展对话会议，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开罗建立的宗教友爱协会（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Fraternity），与基督教积极开展交流活

动。1948 年以色列建国导致上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和叙利亚，穆斯林联合中东的基督教

会，为巴勒斯坦声张正义。1954 年穆斯林与基督徒在黎巴嫩召开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

影响不断增强及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击等问题。20 世纪七十年代建立的伊斯兰—基督教对

话组织（Groupe de Recherches Islamo-Chrétien）在突尼斯、摩洛哥、法国和比利时都有分支

机构，每年召开会议讨论公平、正义及信仰问题；此外，黎巴嫩的基督教—穆斯林联合组织积极

致力于各地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对话活动，参与者有基督教各教会，也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

叶派、德鲁兹等教派。1974 年，伊斯兰世界联盟学者代表团前往欧洲，在巴黎、日内瓦、梵蒂冈、

斯特拉斯堡，与欧洲议会、人权组织、教会等团体，就人权、妇女权益、环境保护、宗教对话、

世界和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同年罗马教廷派遣访问团出访埃及高级议会，红衣主

教裴格乃多利（Pignedoli）还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会见费萨尔国王。卡扎菲执政后利比亚政府常

与梵蒂冈展开对话，共同讨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等问题。1995 年一批杰出的阿拉伯穆斯林

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宗教学者及从事公众事务的人士聚集贝鲁特，由中东教会委员会（The Middle 

East Council of Churches ）承办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会议，会后建立了阿拉伯穆斯林—基

督徒对话行动小组（The Arab Working Group on Muslim-Christian Dialogue），其成员来自黎

巴嫩、叙利亚、埃及、约旦、巴勒斯坦、苏丹、阿联酋各国，他们通过致力于创造一个穆斯林和

基督教徒共存的平等、自由、公正社会。穆斯林世界联盟与其他地区或国际教会组织开展不同级

别的对话活动，并设置宗教事务部处理宗教间关系，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阿布杜拉·奥玛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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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夫强调，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可展示真正的伊斯兰教，消除其他宗教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埃及

开罗高级法院首席法官、著名穆斯林学者阿什马维（Muhammad Sa‘id al-Mshmawy）就不满于政

府歧视基督教和科普特教会，批评当局沿用百余年之久的法令对新建基督教堂设置繁琐的审批手

续，并积极推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友善关系。
[3]
 

 
三、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唐初大秦国阿罗本把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长安，获

允建教堂，发展信徒，时称景教。与此同时阿拉伯、波斯使者与商人把伊斯兰教传入长安、广州

等地，此时两个外来宗教在华夏大地根植，彼此之间鲜有交流。唐武宗灭佛，景教受到冲击，教

堂与经籍被毁，以后景教在中原绝迹。伊斯兰教因被视为“大食法”而得以幸存，在中国默默根

植，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漫长“对话”与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宗教体系。元代基督

教（也里可温教）再次传入中国，在蒙古上层中传播并有贵族皈依。元代来华穆斯林人数激增，

颇受元政府礼遇，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蒙古人。元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多与政治纠结在

一起。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教义、学理层面的交流始于明末清初，马注、马德新等学者开始

撰文分析两大宗教之异同。民国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面对当时的反宗教

运动的压力，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精英曾致力于谋求回耶两教亲善的运动，后因战乱而中断，

但两大宗教缔结的和谐关系，深为后人称道。 
1.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异同的学术探讨 

清初以来，马注、马德新、达浦生等穆斯林学者关注基督教并从学理层面予以阐述。被称作

“回儒”的马注在其著作《清真指南》（成书于 1683 年）第六卷中对“天主”与“清真”进行比

较后，得出二者名同实异之结论。云南学者马注曾游历北方诸省，并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

基督教的教义、教理有所了解，他指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真主的绝对存在，基督教徒和穆

斯林对造物主均持崇拜之心，此系两大宗教的共同之处。马注同时提醒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大

宗教的核心理念 “天主”与“安拉”名同实异。在他看来，基督教所宣扬的耶稣兼有神性与人性

的理念，违背了伊斯兰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核心信仰，故援引儒、释、道三家思想加以

批驳。
①
  

1864 年云南著名学者、大阿訇马德新阅读《圣经》后，致信天主教某司铎，表达他对《圣经》、

耶稣的认识及对基督教教义、信条的疑惑，请对方予以解答。马德新曾游土耳其、埃及等国近八

年，1845 年 7 月还与数十名犹太教徒共游圣城耶路撒冷。马德新高度赞赏《圣经》，赞其“谈理

精深，立志诚笃”，是东方社会难得的智慧经典，可与儒家文化及伊斯兰教互为表里，并表示要撮

其精华以注释《古兰经》。马德新认为，《圣经》所宣扬的天国后世的思想，赏善罚恶的思想，认

主、拜主的思想，与伊斯兰教是一致的、共同的：“余教天敕之经亦载耶稣神奇感应，自初生至于

升天，逢我教之人，皆称耶稣为大圣，无敢稍有轻慢”。
[4]
他同时看到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

差异，并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原罪、救赎等观念产生疑惑，故致函天主教司铎请其

予以解答。 

                                                        
①问：天主与清真何别？曰：名同而实不同。问：何谓不同？曰：彼虽认主而却非主，因所拜非主；吾教认主而

即拜主，因不拜非主。耶稣亦主钦命圣人焉，何谓真主降身！若耶稣即系真主，则真经则可自降，不得谓受经于

主。既受经于主，又焉敢自认为主？后人不揣，以为耶稣即真主之降身，岂不渺小真主而陷耶稣以大逆抗主之罪？

信如此说，儒门当以孔子为上帝之降身，不拜上帝而拜孔子，孔子亦可以造化天地人神万物，而称儒门之天主矣；

……玄教三清一气，文昌即上帝化身，大略类此 （《清真指南》卷六，问答一百章），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天

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影印版《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清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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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著名阿訇达浦生在其《伊斯兰六书》中亦谈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分歧，他从认主之

道和获救之道两个方面加以阐析： 

一，两教认主之道不同：基督教认主之中心，是“三位一体”。伊斯兰教认主之中心，

是“独一无二”。
①
 

二，两教获救之道不同。余曾闻耶稣教某牧师云：“人生在世，须要相信基督耶稣是

上帝之子，是救世主，苟能笃信‘三位一体’，即是耶酥门徒，既是耶酥门徒，即能获耶

酥之救，将来死后即能跟随耶稣脱离火狱而进乐园，永享乐园中无疆之福。”
②
 ⋯⋯至伊

斯兰教认主之中心有三：一曰信，二曰行，三曰诚是也。此三者，含有许多哲理⋯⋯凡

属穆民，欲获后世之救，在今世必须三者具备，缺一不可⋯⋯故须三者具备，始能获救

也。此伊耶两教不同之点二也。
[5]269-270

 

显然，随着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交流活动的增多，穆斯林对基督教的认识渐趋理性。清

代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往来较少，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缺乏深入了解，误把“圣父、

圣子和圣灵”之三位一体当作多神崇拜，从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出发，对基督教的上帝观进行激

烈的抨击。与马注、马德新相比，民国年间的达浦生阿訇对基督教的认识，较前辈更客观，他把伊

斯兰教和基督教之根本差异归为“认主之道”和“获救之道”的不同，虽未准确地概括出两教之间

的本质区别，但与前辈学者相比，显然更深一步。在达浦生看来，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与伊斯兰教

的安拉，“其性一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样，都崇拜独一无二的主，至高无上的主是宇宙和历史

的创造者、审判者和统治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神学、教义学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在宇宙

观、圣人观、人性论、后世说、复活说、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的思想，以及社会伦理观等诸多方面。

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及其与伊斯兰教之异同的认识，尽管带有一定的辩教色彩，但这种学理层面求

同辨异的探讨，对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富有积极意义。 

2.《回教考略》风波 

1911 年英国传教士季理斐著《回教考略》一书，“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称伊斯兰教

“附会耶稣”，“无非托古以自立”；将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与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政治、军事扩张相

混淆，称穆斯林“恃强好斗”；对穆罕默德先知亦多诽谤之言。《回教考略》经在华基督教会翻印

后传入各地清真寺，引起穆斯林激愤。 上海一位穆斯林撰写《正道溯源》严厉批评基督教会，孙

德春在《据理质证》序言中也批评教会“印刷小册，便寄各地寺院及回教人士。或任意攻击，或

从事诱惑，破坏信仰，无所不用其极”
 [4]序言

。 

北京和上海的著名阿訇则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与教会交涉，和基督教会一起妥善化解了矛

盾，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1914 年王静斋阿訇本着“重和平而以真理为断” 的精神，节译印度

学者赖哈麦图拉的著作《抑祝哈尔汉格》一书
③
，对原著中印度穆斯林学者的激烈言辞和两教互相

指摘的内容“概置不译”。王静斋希望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众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6] 
上海

                                                        
① “ ”盖救世主之说，实由三位一体中演变而出。彼所谓 三位一体 者，以圣父为耶和华，圣子为耶稣，圣灵父子

共有之三者，虽有父子之殊，其性则一也。换言之，即一灵二身，耶酥血肉有形之身，托耶和华清虚无形之灵而

“ ”降生，分灵以降世，舍身以救人，故有救世主耶酥之说。伊斯兰教认主 独一无二 ，除真主外，皆被造之仆，凡

人绝不敢称主！穆圣乃真主之仆，真主之使者。遵真主所降之经，劝善止恶，报吉传诫而已矣。至于救世一节，

皇皇真主赏罚自有权衡，托身救世之说，乃伊耶两教不同点一也。 
②达浦生对此表示怀疑:  “余闻是言，因未尝研习耶教，不敢乱道。不过某牧师所谓 只要信仰耶稣，即可得救，

即可进乐园，享无疆之福”云云，余闻斯言，未敢深信。 
③又名《回耶辩真》，此书系 19世纪中叶印度穆斯林对旅居印度的基督教牧师帆德尔《若密札奴拉汉各》一书的
回应，也是对 1854年 4月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在阿克拜尔阿巴德城公开辩论的记录，主要阐述新旧约之变
更、《古兰经》经文之废止、基督教三位一体等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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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德成阿訇前往尚贤堂拜访李佳白
①
，他旁征博引，条引书中乖谬诸事，一一批驳。‎‎李佳白态

度诚恳，赔礼致歉并焚书毁板，于是风波顿息。 

《回教考略》风波的妥善解决，彰显了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界的开放胸襟和宽容精神及通

过和平方式化解矛盾的睿智，为后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交流铺平了道路。 

3.基督教对西北穆斯林传播福音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传播福音。一

些传教士带着浓厚的宣教意识主动接触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计划地向中国穆斯林传教。
②
 

1877 年中国内地会在陕西设立传教点，之后内地会传教士到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宣教。

在伊斯兰世界传道十余年的萨默尔·兹维默（Samuel M. Zwemer）特别强调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教

的重要性，在其鼓励下，伊萨·梅盛（Isaac Mason）夫妇等传教士前往西北穆斯林地区传播福音。

基督教会还成立“中华穆斯林之友会”，意在联合“穆斯林的所有基督教朋友为向穆斯林布道而祈

祷和工作”
[7]
。传教士在穆斯林地区建教堂、办学校、设诊所，散发阿拉伯语的《圣经》，向穆斯

林传播福音，历经数十年，约有四十名穆斯林改宗基督教。
[8]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地区有

千余年的历史，有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加之中亚和西亚伊斯兰教之强大力量，那

些在中国西北感化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反思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甚至逐渐放

弃了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主义立场，改变了基督教的教义高于伊斯兰的想法和主张。
[9]
  

4.回耶亲善运动 

回耶两教的关系，异于其他宗教。《古兰经》昭示，穆罕默德先知是延续易卜拉欣、摩西、尔

撒的启示，换言之，就是一贯的教道。对此，马松亭阿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作出了独创的解读，

他认为，凡耶教的先知，就是回教的先知⋯⋯世界上多一半的优秀民族，隶属于两个同出一派的

宗教旗帜之下，所以谋回耶两教的亲善，即是谋世界各宗教民族之亲善，是谋全人类之友善。而

（回耶）两教亲善的途径如何呢？我想第一步须由互相谅解、互相研究始⋯⋯致力于宗教运动，

特别是致力于回耶两教亲善的运动，暨提高回教民族地位，是致力大同的途径。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马松亭、王静斋等穆斯林

学者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信奉基督教的汉族学者结下深厚友谊，在北京、上海、开封等地，阿訇

和穆斯林学者还应邀到基督教会演讲，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刊物纷纷介绍基督教。《月华》、《成师月

刊》（成达师范学校校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震宗报》、《天方学理月刊》、《云南清真铎报》、

《回民》、《穆民》、《正道》、《清真周刊》、《伊斯兰学生杂志》等穆斯林刊物刊发文章，或介绍基

督教教义与经典④， 或阐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异同⑤，或介绍国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⑥，

或著文批驳歪曲伊斯兰教的著作⑦。1929 年《天方学理月刊》第十五期还以“回耶辩真”专号集

                                                        
①李佳白，又译为吉尔伯特．里德( Gi l ber t  Rei d)，1857～1927年，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长达 40余年。 
1897年在北京创立传播基督教文化思想的机构尚贤堂，英意为“中国国际学会”，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03
年李佳白来上海重建尚贤堂，邀章太炎、太虚等社会名流与宗教领袖演说、讲经，尚贤堂成为各宗教交流传播之

中心。 
② Samuel M. Zwemer（1867-1952 年）是基督教会向穆斯林宣教的代表人物，他向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的穆
斯林传播福音达十余年之久，著有《朝向基督的伊斯兰教》等多部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ZWEMER 极力主张并鼓励

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布道。参见松本真澄：现代中国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和睦共处——宗教对话中的胡籁明·胡理

门，《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 年。 
③1933年马松亭阿訇应胡籁明之邀在基督教华语学校的演讲词。 
④ “ ”“ ”“ ”如《月华》、《天方学理月刊》载 由基督教徒的信条说到他们的圣经，读《马太》以后，十字架与赎罪

等。 
⑤ “ ”“ ”“ ”如 回耶和平观的比较，《古兰》与新旧约、穆罕默德与耶稣之比较 等。 
⑥ “如 埃及 ”“ ”回教徒护教运动，（埃及）反耶运动之评价及其他 等。 
⑦ “ ”“ ”如 驳《宗教问答》、漫驳《回教考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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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两教关系。 
马松亭等阿訇和穆斯林学者还与基督教友人共同致力于开展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亲善运

动，并对中国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及基督教会开展的社会福利事业予以高度评价。王静斋认为“世

界各教皆负有维系人心、补助法律所不及之责”，且充分肯定基督教会开展的慈善事业：“若基督

教者，刻下虽受科学之影响，然仍如奇花怒放，芳草横生，举凡慈善机关，公益组合，无一非博

爱主义之表现，亦且与发展教务有所辅焉。”
[6]序言
中国伊斯兰教经过清代之摧残、压抑，呈衰落之

局面，而基督教在国际、国内的发展速度之快，社会参与之广，影响之大，已远远超过伊斯兰教。

王静斋阿訇对基督教徒的爱教热忱和真诚信仰深表“满腔之同情与十分之敬意”。致力于向穆斯林

传播福音的雷曼·豪沃（Lyman Hoover）同北平的穆斯林学者和阿訇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每周

到东四清真寺学习两个小时的阿拉伯语，并为成达师范即将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青年学生补

习英语，与成达师范师生的友好往来使他认识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彼此理解的重要性。在雷曼·豪

沃的努力下，马松亭、马善亭、达浦生等人应邀为基督教友演讲，介绍伊斯兰教。1932 年北平基

督教传教协会邀请花市清真寺阿訇马善亭（1882～1943）举办伊斯兰教讲座。1933 年马松亭应中

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作《回教与人生》之演讲，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

起的宗教宣传运动①予以高度赞赏，称之为“伟大而普济的举动”。他向八百多位听众阐述了伊斯兰

的基本信仰及伊斯兰教对人生的贡献等问题。②次日，基督教青年会部分成员参观东四牌楼清真寺

（今东四清真寺），受到赵振武、刘柏石及谢晋卿、马自成、庞士谦等阿訇的热情接待。③ 

在两教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穆斯林反抗帝

国主义和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得到了基督教界的支持。雷曼·豪沃欣赏中国伊斯兰教的宽容和

活力，钦佩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热忱和勇敢精神，支持中国穆斯林的抗日行为并向西方媒体进行了

如实报道。
[10] 

 

四、结语 
 
综观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关系，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

经验，可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既有冲突、矛盾、对立的历史，也有和平

相处、彼此尊重、相互协作、互相依存的历史。当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引导民众了解伊斯兰教与

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颇有意义。第二，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开展的求同辨异的学术

探讨，对促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富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两大宗教信仰者和

谐相处。第三，妥善解决矛盾与分歧，彰显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界的开放胸襟和宽容精神，通过和

平方式化解矛盾，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交流铺平了道路。这对处理当代国际伊斯兰教与

基督教之关系颇有借鉴意义。第四，放弃宣教主义立场，平等看待其他宗教，是构建宗教间和谐

关系的根本前提，也是不同宗教信仰者彼此欣赏、互相交流、共同担负历史使命的基本保障。伊

斯兰教和基督教同属启示宗教，有共同的先知传统，但就其核心信仰而言，尚有许多不同之处，

                                                        
① “其宗旨是 联合各宗教的学者，讲演各教关于人生的精义，使社会上的人们任便选择，任便研究，使宗教真理

由此而光大，社会思想日进于大同”。 
②马松亭指出：回教是入世的，非出世的；是治世的，非弃世的；是进化的，非退化的；是乐观的，非悲观的；

是顺性的，非戕性的；是发挥本能的，不是汩没本能的；以超脱的精神，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进取的、负责

的态度，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同情的立场、经济的原则，来指导人们的物质生活；对于人生全部，有极大

的贡献。 
③参见《月华》第五卷第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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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彼此加深了解、彼此尊重。20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日益普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使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尤为重要。考查历

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既有矛盾、纷争的历史，亦有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的经历。历史上阿

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沟通、交流活动，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成功经验，

可为当代建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和谐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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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Arab World and China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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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re monotheists who have similar prophetic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comm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Historically, though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 in the Arabic 
world has been deteriorated by some conflicts and grievances, it has the record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ral respect. Its experience is helpful for us to 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at the pres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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